
第 1 页

已经是就要变换日期的时间了，岩切锻治巡查部

长家的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。

“我来接⋯⋯”

刚从浴缸出来的岩切，急忙围着浴巾奔向客厅，

并用手势告诉已是睡衣装束的女儿沙百合不用起来。

也许是发生了什么事。

岩切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裸露的后背有些轻微地颤

抖，应该不只是 月前晚秋的初寒所至。

“警长，对不起。这么晚打扰您。”

所谓警长，是警察社会中对升任了巡查部长刑警

的一种称呼。大阪府刑警搜查一科的岩切刑警的警衔

的确是巡查部长，但把经常受排挤的岩切仍称为警长

的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同在搜查一科的年轻人新泽，

第一章　　深夜的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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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个就是曾经在搜查本部一起办案的搭档川喜多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川喜多。”

新泽和川喜多的声音很容易辨别。

“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。”

川喜多的声音不像以往那样有活力。

“尽管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岩切丝毫没介意自己只是围着条浴巾。

“我犯了一个错误。”

川喜多是今年 月人事变动时从中央区的御堂筋

署调任到西城区爱邻署的。性格憨厚的他曾经和同是

警察的女朋友鸟居理香一起来过岩切的家。“这是我从

警以来的第一次调动，我会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

的。” 岁的川喜多充满信心。岩切不由想起二十几年

前自己实现多年愿望当上便衣警察的情景。岩切在自

己的警官证的最后一页写道：“只有舍生忘死才能出类

拔萃”。多少年来，他始终初衷不变恪守诺言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本署决定取缔爱邻地区的露天市

场。”

这件事岩切也听说过。

爱邻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工人集散地。长宽各八百

米见方的区域里聚集了二万一千名左右的工人。他们

都住在简易旅馆等地方。向他们兜售服装、杂货等的

小商小贩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摊位摆到露天市场。到了

晚上，更有可以饮酒的大排档也加入其中，据说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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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一百多处。

拥挤不堪的街道常常造成救护车等交通工具受阻，

有人为此曾向府警本部提出不少意见。为了防止这里

成为黑社会的敛财之地，爱邻署决定彻底取缔这里的

露天自由市场。

“我也参加了今天下午的取缔行动，还与工人们发

生了冲突。”

“你是说工人们强烈反对取缔市场吗？”

“正是。他们叫喊着‘不要剥夺我们的生活’等

等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我并不是不体谅他们的难处，但这是署里下达的

命令呀。”川喜多的苦恼通过电话线路传了过来，“取

缔行动是从昨天开始的。听到消息的工人们今天迫不

及待地等在那里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我们正在向各个摊位张贴取缔公告，工人们一下

子围了过来。他们叫喊着：‘三年前是西成署，现在是

爱邻署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。”，

三年前，在爱邻地区发生的骚乱岩切也历历在目。

那是西成署扫黑组的警察，暗地里收受黑社会金

钱，把扫黑行动情报泄露给黑社会。这件事虽然成为

最后导致骚乱的重要原因，但导火线却是另一件小事。

也就是刑警和黑社会相互勾结的丑闻被披露的那天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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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 点半左右，叫喊着“反对劳动节休息”口号的工

人们之间发生纠纷，大打出手。领头一位牵着狗的工

人被警察带走了。

他大声叫喊：“凭什么把我带走？”于是工作结束

刚回来的工人们，集中在西城区警署门前大声地叫嚷

道：“他们总是无缘无故地抓人！”“警察从黑社会那里

得到好处！”等等。

午后 点多钟，过来一中年男子，他手持报道西

城区警察渎职事件的报纸，大声叫喊：“难道你们不觉

得可耻吗？”这样一来，事态进一步扩大，顷刻间便增

加到数百人。六十名机动队员手持盾牌保护在警署门

前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不少工人冲破警戒线，把石子、

空酒瓶以及一些废旧自行车等杂物不断地向门前砸去。

骚乱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，因为有很多来自爱邻

区以外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，因而形成了大规模的骚

乱。被逮捕者五十五人，受伤者一百八十九人，发生

火灾三十余起，出动救护车一百八十余次。

“今天参加取缔夜市行动的警察只有六人，而围拢

过来的工人却超过三十人。他们中甚至有人手持带铁

钉的木棒，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。刚调任此地的我更

是紧张得不得了，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工

人身上，不经意间将十几张取缔告示散落在柏油路上。

‘行了，行了！那些破纸扔掉算啦！’工人们一边大声

叫喊，一边用脚去踩。我趴在地上努力地去拾散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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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示。我的手和一名工人的脚交缠在一起，把对方绊

了个跟头。‘你干什么？’跌倒一方死命在叫，由此便

发生了与工人之间的冲突。不远处我的同事遭到殴打，

一想到是因为自己过错连累他人，我就一下子豁出去

了。一拳放倒殴打我同事的那个人，并用脚踢了他。

然而，这一幕却被照相机拍了下来。拍照的是一个叫

堀照江的女性。据同事讲，她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经

常在《浪速晚报）上发表纪实文章。”

“《浪速晚报》⋯⋯”

在大阪地区，在车站报摊销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

晚报品种有十张之多，其新颖设计和崭新排版是一般

其他报刊所不多见的。《浪速晚报）甚至被称为“浪速

勇敢”，专写一些大胆的纪实性内容。

“堀照江扬言，一定要检举警察对工人行使暴力。”

川喜多的声音渐渐趋于平缓，“由于她的气焰嚣张，反

而使工人们有所收敛。上司对此高度重视。如果再发

生类似三年前的骚乱事件将是非常可怕的。爱邻地区

从去年秋天开始就停发了失业救济金，工人们蜂拥而

至，向市里再就业办公室抗议和投石子的事情时有发

生。况且今年不景气状况仍在持续，情况尤为堪忧。”

“《浪速晚报》明天有可能刊登吗？”

由于没有晨报，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只能刊登在

明天的晚报上。

“上司认定肯定会刊登，所以一直在署内开会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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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策，现在总算开完了。我刚刚回来。”

“研究对策？作出了什么决定？”

“也没作出什么决定。只是商定看过《浪速晚报》

后再慎重处理。”

“什么？就这些吗？”

岩切感到了寒意，打了个喷嚏。

“警长，对不起，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。”

“不，你别介意。不过无论怎么说，把人推倒后再

用脚踢，是太过分了。”

对方没抵抗，你还一味地进行攻击。就算告你个

防卫过当也不过分。

“川喜多，明天我休息。我们一起去趟爱邻署吧。”

“太好了，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。”

“如果能对你将来成为一名好警察起到一点作用的

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一定！”

岩切是在御堂筋署搜查本部办案时与管辖署刑警

川喜多相识的。当时，只有岩切一人与本部作出的结

论大唱反调。而一同共事的年轻人川喜多总是站在他

一边。岩切此时帮他一把，也许有对那时的感激成分

吧。

“我认为，人世间无论何人，谁都会有失败。问题

是失败以后自暴自弃，还是想办法弥补，采取何种态

度完全取决于本人的价值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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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岩切穿起他那件注册商标似的皱巴巴的

大衣，向西成区走去。这是一件被女儿沙百合称为

“警察科伦布”的旧大衣，上面有七年前病死的妻子亲

手缝补过的针线。因而每到冬天都要穿起它，这样一

来，好像死去的妻子便会在暗中守护自己一样。

福岛站附近岩切的家就在 ，从这里乘大阪环行

线，在新今宫下车便可到达爱邻。

新今宫站向南走去，便是人们称之为爱邻地区的

所在。所谓爱邻并非地名，而是行政方面给取的名称。

从前称之为釜之崎，当然现在这样叫它的人也为数不

少。但釜之崎也不是能表示居住所的地名，如果用街

道名称来说，荻之茶屋一丁目、二丁目、太子一丁目

等等，这些都是在爱邻地区的中心。

三年前爱邻骚乱的时候，岩切作为援兵曾来过两

次。

岩切直奔爱邻综合劳动中心。这里的政策是，雇

佣方归地方管理，生活方面主要是市里主管。因而协

调工人日常工作的劳动组织归地方管辖。

综合劳动组织中心内已经有五十多人等在那里。

那些中老年工人们手捧报纸，百无聊赖地浏览着。也

许是为了御寒，有人还在喝着纸盒包装的白酒。这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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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，一位本来在旁边心不在焉地吸着烟的白发工人猛

然站了起来，向前面的道路疾速走去。岩切也跟了过

去。

白发工人在一辆客货两用车前停了下来。雨刮器

上夹着一块纸盒板，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“大厦钢筋

组装一万六千日元”。

是黄牛中介人！

岩切的直觉告诉他。

所谓黄牛中介人，就是非法把工人们召集到一起

的人。因为如果是正规劳动中介，应该提供更为详尽

的内容才对。

“要爬高吗？”

白发工人冲着坐在驾驶室内的中介人问道。

中介人粗鲁地反问道：“是呀！你有高空作业经验

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工作不适合年龄大的人，你靠边站吧！”

中介人冷冷地哼道。但白发工人仍没有作罢的意

思。

“最近一直都无所事事，‘那个’少点也没关系，

能帮忙找点杂事做做也行。”

所谓“那个”当然是指工钱。

“不景气的也不光你一个人。”

没把白发工人放在眼里的中介人说完，目光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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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岩切犀利的目光相遇。

汽车马上发动起来一溜烟似的开跑了。中介人大

概从岩切的打扮上闻到与警察有关的气味。

虽说像以前那样毫不掩饰的黄牛中介人几乎不复

存在，但背地里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的黄牛中介人仍有

很多，被卷进违反行为案例的工人也为数不少。由于

某些警察从黑社会处收受贿赂，因而工人们比起普通

市民更加痛恨警察。形成了先被黑社会剥削，再被警

察剥削的现象。

在这里，工人、黑社会、警察三者的关系可谓剑

拔弩张。工人与黑社会是敌对双方，警察则监督黑社

会按规章制度办事。尽管如此，工人也没把警察当成

自己的朋友，因为警察同样监督工人们遵守规章制度。

岩切又向府立综合劳动中心东边的爱邻警署走去。

“警长！”

在爱邻警署前面的停车场里，川喜多从车内喊道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一直在警室里呆着受不了。上级指示：今天晚报

出版以后再下结论，所以现在正在待命。”川喜多撅着

嘴，“与其说坐在针毡上受煎熬，还不如坐在自己车里

好受些，虽然这里冷点。”

“我很理解你的心情。”

这么一点困难就退却，怎么行呢？话到嘴边，岩

切止住没讲。他想，这对于从警时间不长的川喜多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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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，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

川喜多从车上下来郑重地敬了个礼。

“警长，对不起。为了我耽误了您的休息时间。”

“没关系。当警察的有没有休息日是一样的。”岩

切微笑着，“对了，你的上司是谁？”

“刑警科长是牧原警部，组长是仲西见习警部。”

牧原的名字以前听说过。很早以前在藤井寺警署

搜查本部办案时一起共过事。诸如发生杀人事件之类

的案子时，所辖警署都要成立搜查本部。府警本部搜

查一科所谓重案组的刑警，都要与所辖署的刑警共同

合作，成为搜查本部的成员。因此，由于长时间在搜

查一科任职，所以与许多所辖署的刑警都非常熟悉。

“在晚报出版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借用你了。我去打

招呼。”

岩切说着向署内走去。

“你好！好久不见了。”

牧原警部认出了岩切。“搜查一科的春团治！关于

小锻的佳话我们可是也听到不少哟！”

岩切经常被人们叫做小锻。年轻时，因名字叫锻

治，所以被称为小锻，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这一称呼。

在同事们的眼中，岩切的性情和行为都酷似第一代滑

稽演员桂春团治，也就是歌曲《浪花恋雨》和《同胞

春团治》的原唱者桂春团治。

“我有那么张扬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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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是自然。一位普通的刑警竟敢逮捕府警本部高

层大人物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。”

所谓高层人物是指通过了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、

被警察厅录取，也就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合格者。在

全国二十二万警察当中，仅有五百人获此殊荣。用

“绝对的统治阶级”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
“就我本人而言，对方是否大人物并不重要，只要

犯了罪一样抓他。”

这是岩切的警察哲学。可是赞同此观点的人几乎

为零。警察世界是令行禁止的阶级社会，必须无条件

服从上级的指示，组织才能有保障。相反如果抗争，

即便是出于纯粹的正义感，一旦表现出来也将遭到排

挤。岩切之所以还能勉勉强强地留在搜查一科，那是

因为他曾独立解决了众多棘手案件，做出了业绩的缘

故。打个比方，就棒球队中的低收入选手，他们有时

也会对队中大牌球星提出批评，因为他们有时常常会

打出出人意料安全打得分。当然，只是这种安全打能

持续多久却不得而知。

对于岩切来讲，川喜多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

好搭档。

“我接到了川喜多的电话，作为一个老刑警，我有

话要说，傍晚以前可以借用他一下吗？”

岩切直截了当地请求道。

“我正为他的鲁莽而头疼呢！”牧原轻轻地皱了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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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头，“据说他对践踏告示的工人大打出手，难道就不

懂得见好就收吗？”

“不是我反驳，换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冷静的处理方

法。当然，自己不留神掉下的告示眼看就要被人践踏，

对此要尽量做到不发火，应该拼命弥补才对。”

“可是，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如此大的麻烦。”

“那你说，当时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尽管让他们踩，然后把参与闹事的那些工人以妨

碍执行公务罪全抓起来。”

“这是教唆犯罪。如果工人因此被捕的话，那警察

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。这个鸿沟是永远都

填不平的。”

“看来小锻还是从前巡查部长的老样子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晋升到警部的牧原，有点居高临下

地说道。

“我无论是巡警部长还是巡警都无关紧要。”

岩切没有参加过晋升考试。十五年以上警龄，优

秀成绩者无需接受晋升考试也可直接升为巡查部长，

这是府警根据警察厅的方针新设立的规定。按此规定，

四年前在接受内部提拔晋升时，岩切曾犹豫过是否拒

绝。他不希望被别人误解为是“为升官才玩命破案”，

再加上他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要当官，甚至觉得一辈子

都做刑警也不错。可是，上司告诫道：“如果你拒绝，

就会成为后进的典型。”无奈之下，岩切便承诺了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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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。因此，所谓巡查部长的警衔对他没有任何约束，

即便被撤掉也无所谓。

“对不起，川喜多我借用了。”

他不想和牧原继续谈下去。

“小锻，你一定要小心宣传媒体！警察要是被媒体

盯上，那他就完了。”

牧原对着岩切的背影喊道。

岩切现在的上司矢敷警部说过，“面对媒体，议会

议员以及高级公务员警察一定不要出错。这三者就好

比象棋里的飞车。我们就像银将，再努力也不会赢。

在同一盘棋上不去挑起事端是最好的办法。相比之下，

一般市民最多是香车。身处权力机构的我们比起他们

要有优势。”他把同一警察组织内部的公务员警察与圈

外人士相提并论，对此岩切不能苟同。

步与飞车的差别，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应该存在的。

退一步讲，在某种条件下，步战胜飞车的可能性也不

是绝对没有。

根据被害者的社会地位决定搜查的规模，又根据

嫌疑犯的职务断定是否逮捕，这是岩切最不能容忍的。

“警长，好快哦！”

川喜多不顾天气的寒冷，一直在外面等候着。

“我们去现场吧。”

顾不上与署内的人打招呼，岩切急忙奔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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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乘车去吗？”

“没有那么远，别那么娇惯。”

“是！”川喜多很愉快地接受了。

“川喜多，你是九州人吧？”

“是的，到高中为止一直住在宫崎。”

在大阪府警察中，九州人很少。录取考试每年在

九州地区只设分考场。

“这么说，你对爱邻地区的历史还不太清楚喽

“是的，署里的前辈们也从没讲过。”

川喜多把手插进夹克上衣的口袋中。

“我是在靠西城区很近的天王寺区出生的，比起你

我知道的可要多一些。从前，釜之崎这一带好像是渔

村。釜之崎里的旧街名如入舟街、海道街等等，这些

听起来都像是渔村的名字。明治三十六年的国内劝业

博览会就是在现在的天王寺公园和通天阁一带举办

的。”

“国内劝业博览会？”

“这是明治政府受到国外博览会的启发，为振兴产

业向市民倡议而举办的活动。第一届到第三届都是在

东京，第四届是明治二十八年在京都举办的。京都从

此开始了与外界的合作，发展了排水工程和水力发电，

有了日本最早的市营电车。八年以后，也就是明治三

十六年，第五届博览会在大阪举行。”

“警长，您知道得真详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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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奶奶经常给我讲起。”岩切抓了抓稀薄的头发，

“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，大阪也是那年才有了电车。之

后，在博览会的地方建造了通天阁。”

“通天阁有那么古老？”

“当然，但老的通天阁由于战争，为卖废钢铁而遭

破坏。现在的通天阁是战后重建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通天阁周围的行政区划都与博览会旧址

有关了？”

“看一下大阪地图就会很清楚，区域划分是以通天

阁为中心，像几何学一样呈放射状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！就是明治时代也是如此。这一带靠

近市中心，当然会有很多人在这里居住。为什么小客

栈也成了搬迁的对象呢？”

“听我奶奶讲，当时当官的看谁不顺眼就让谁搬。

‘你们赶紧搬走。限今天以内全部滚蛋！否则，房屋全

部拆除！ ，岩切的表情稍有些难看，“那时用残忍手段

将人们撵走的，你知道是些什么人吗？”

“当时的地痞流氓之类的人吧？”

“据说是戴着大檐帽的警官。因此，我奶奶非常讨

厌警察。”岩切苦笑着，“若是她知道我也当上了警察，

不知会是怎样的表情。那些木质结构的小客栈，还有

曾是渔村的釜之崎等，一夜之间全部被强行迁移。”

“可是，与其搬到那些环境较差的地区，还不如走

远一点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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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天阁和爱邻地区相距不到一公里。

“我认为这里有明治政府的阴谋。他们想把被赶走

而无家可归的人用来做博览会的土木工程。”

“这不成了以权谋私。”

岩切点了点头。

“从那届博览会开始，所谓的釜之崎便开始变成了

简易旅馆城。那以后因战后煤矿封井产生的失业者、

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弃农进城的人群，以及因日元升值

经济不景气等原因造成的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剩余人员

全都集中到了爱邻。”

与东京的山谷、横滨的寿街，还有其他的旅馆街

相比，其特征为人口稠密、单身男性者多。约八百米

见方的区域内聚集着两万一千名左右的工人。其中近

九成是单身男性，有家的很少。

说话间，俩人来到了荻之茶屋小学校前边的街道。

“这前边就是现场。”

道路的一侧是露天市场。旧裤子、旧衬衫、修理

好的闹钟和便携式剃须刀以及旧书报和旧杂志等各式

各样的商品，与平日的商店没什么两样，琳琅满目。

曾一度流行的成人杂志也被固定在架子上，写着“色

情写真集”的招牌也已褪色。

虽旧货较多，但也有新品。工人都很随意地选购。

卖东西的人多为年龄大一些的女性。

“夜市确实设在马路上，可还没到很过分的地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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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切停下脚步，花了五十元买了两个一次性暖手

袋，不要消费税。

“唉，他们的辩解也不是没道理，但是，取缔市场

是署里的决定。像现在这种程度的话还能忍受，如再

增加摊位，将势必妨碍交通。”

“喂，我说，你看那地方能做什么？”

岩切说着又向前走去，手指着旁边的公园。显然

把那里叫作公园已明显不合适。因为四周全都被围墙

圈着，谁也别想进到那块空地。

“要想开放那块地的话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好像牧原警长讲过‘公园是归大阪市管辖，府警

管不到那里’。”

“府、市各部门之间的问题，作为普通工人和市民

是不会关心的。”

岩切把刚买的一次性暖手袋启开封，搓热后递给

川喜多一个。

“谢谢。昨天发生冲突的地点就是这里。”

川喜多停下了脚步，牌档摊子就摆在眼前，烤鸡

肉串，五香菜串等食品比较受欢迎。座位上准备的是

长椅子，白酒、啤酒和烧酒样样都有。虽说是上午，

但喝得面红耳赤的工人随处可见。

“在一般人看来，一大早喝酒也许不会被理解，但

是，因为那些人找不到工作，才在这里打发时光。否

则，他们也会拼命工作的。”岩切看了一眼川喜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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